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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家正处于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苏北的大批渔民，驾
着小渔船沿古运河顺流而下，来到了浙北湖州
境内，有的渔民停留在古运河上，常年以捕鱼
为生；有的渔民继续往北，漂流经东、西苕
溪，进入太湖流域。他们在东、西苕溪上，茫
茫的太湖水面上，靠撒网捕鱼卖鱼维持为生。

几年后，古运河、东西苕溪、太湖内河的
水闸边，多出了一个个扳鱼罾（也叫扳罾）。
扳鱼罾（见图），如今的年轻人也许还真没见
过，是一种古老的捕鱼工具，《说文·网部》
中解释道：“罾，渔网也”。扳鱼罾是用毛竹和
方形渔网做成的，也就是说，扳鱼罾还需用4
根火烤过的毛竹，弯成4根半圆形，将渔网交
叉捆扎，在网底吊上铅铊子，渔网下水后很快
便会沉入河底。鱼罾的交叉处，绑有一根又
长、很粗的麻绳，既能挂得住鱼罾，绳子又直
通岸边的毛竹架子。渔网放入河水中是比较轻
松的，但渔网起水时，水中那张巨大的渔网由
于河水的阻力很大、很沉，大的扳鱼罾，需两
个人才能拉得起渔网。后来，渔民们在拉渔网
这项技术上进行了改造，在扳鱼罾的岸边的毛
竹架上，安装上了一个滑轮，这样，拉绳索时
能减轻不少水的阻力。网兜里有鱼儿，可以将
渔网拉近岸边，再用捞鱼兜捞鱼。湖州人有句
俗语：“十网九网空，一网就成功。”有时，偶
尔扳到一条几十斤的大鱼，渔民们会驾着渔船
去河心捞鱼。扳鱼罾大多都在晚上捕鱼，渔民
们在岸边搭个茅草棚，累了，进茅草棚里睡一
会儿。

湖州是著名的江南水乡，北有太湖，东西
苕溪、古运河贯穿整个湖州平原，内陆河港湖
漾纵横交错。吴兴除埭溪、妙西、南埠、青山
的山区乡镇外，几乎所有地方都有渔民村。据
1982年版的《湖州地名志》上记载：沿古运
河支流上，塘南公社的朱家兜村，有从事水产
渔民196人；横街公社的红建水产大队，有渔
船 42只，渔民 154 人；镇西大兴桥水产大
队，有渔民250人；东苕溪和孚漾边的姚坟兜
水产大队，渔民198人；长超毛草郡水产大
队，原先毛草郡该地杂草丛生，是一片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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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个本地渔民
与移民过来的外地
渔民的杂居村落，
有渔民279人；锦
山有个店前埭水产
自然村， 1969 年
后，渔民们定居于
此，村民的规模由

原先的4户，猛增至30余户，新建楼房9间，
平屋24间，渔民136人，一年四季在东苕溪
上以捕鱼为生；东林镇闵家坟水产村，80年
代初，就拥有283位渔民，这为后来养鱼、养
甲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渔民们，在当地
也都分到了田地。还有很多渔民村，笔者就不
一一介绍了。

那年代，湖州水乡有河湖港漾的地方，就
有外来渔民，有渔民就有扳鱼罾，就能看到渔
民们忙碌的身影。

上世纪50年代，距太湖小梅口东南2公里
的地方有5个湖漾，即渔山漾、西塘漾、潘家
漾、长田漾、毕家漾，湖漾面积除潘家漾较小
外，其他4个的湖漾面积都超过250亩。当
时，这一带村庄不多。60年代初，苏北渔民纷
纷离开家乡，驾着小渔船从苏州、无锡穿越茫
茫太湖，来到了风平浪静的渔山漾，并在一个
叫烂圩桥边的地方，渔民们搭棚建屋，过起了
岸上人的生活。每天，渔民们仍以捕鱼为生，
偶尔会聚集渔船去太湖捕鱼。10年后，这些渔
民快速增加到200人，都在当地上了户口，分
到了田地，还在漾里拉起了扳鱼罾，建起了瓦
房，小渔船改建成了一艘艘适应在太湖里捕鱼
的大渔船。

据曾经居住在太湖边的陈海宝先生回忆：
小梅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渔民寥寥无
几，后来，大批的苏北渔民驾着渔船纷纷涌入
小梅口，在荒滩上建屋定居。每天傍晚时分，
一艘艘扬帆的渔船。从太湖里捕鱼归来，停泊
在小梅口河口子上。几百艘落帆的渔船在夕阳
的余晖中，气势磅礴，是太湖边一道靓丽的风
景。船板上，晒满了太湖三宝：鲚鱼、银鱼、
白虾，吸引了市民前去购买。湖州是长江中下
游梅雨带的核心区域，每年的梅雨季降雨量集
中，很容易引发洪灾，小梅闸被迫关闭。可渔
民们闲不下来，做起了第二职业，在小梅港内
河的扳鱼罾上扳鱼来维持生计。70年代末，小
梅口的渔民村越建越大，人口总数已达835人，
是太湖边最大的渔民村。相比之下，长兜港边的
塘甸水产大队，与小梅口村的渔民相差甚远，仅
397人，60年代末，才陆续从苏北来此定居，是
一个独立的渔村，渔民们长年在太湖里捕鱼，多
是捕鱼能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少与本地

人来往、通婚的观念开始转变，善良的渔家姑
娘成为了本地小伙子追求结婚对象。

笔者有个朋友叫阿明，家住道场千步漾
口，那是个拥有393人的大渔村。渔民们全是
从江苏的盐城、泰州、淮安一带移民过来的，
渔民们在苏北岸上没有住房，常年漂泊在河面
上，以撒网捕鱼为生。1960年春，在移民湖州
途中，母亲生下了阿明。长大后，阿明在郭西
湾翻水站的内河上建了个扳鱼罾，靠扳鱼度
日。因内河上没有拖船，阿明白天也可以扳
鱼，日子过得不算很富裕，但扳鱼罾上的鱼销
量还是不错的。后来，阿明娶了同村姑娘为
妻。婚后，阿明扳鱼妻子卖，日子过得逍遥自
在。今天，阿明的孙子也已经上小学5年级了。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湖城市河上又新
增了2个扳鱼罾。西门下塘小水闸 （原积善
桥）内，住在西门下塘小水闸边上的居民马锦
坤（湖州本地人），利用水闸口离家仅十几步
之遥的地利，他在河边设置了一个小扳鱼罾。
由于当年西门的市河上是个航船埠头，河面上
停满了木质航船，白天是不能扳鱼的。晚上，
马锦坤出门跑到河边扳一网鱼，有鱼拿回家养
起来，没有鱼，放下渔网回屋；过一会儿，他
又出门扳上一网，周而复始。有人说，他是最
轻松的扳鱼之人，这也是事实。每到梅雨季发
洪水的年份，小水闸一关闭，市河里的航船被
迫停在了龙溪港口，这时闸门内的市河里鱼特
别多，尤其是逆鱼、鲹鲦鱼、翘嘴巴白鱼。这
三种鱼爱逆水而游，而游到小水闸便被闸门挡
了回来，扳鱼罾在水闸内张网，鱼儿很难漏
网。市河上另一张扳鱼罾，在小水闸以东60
米的下塘河边，扳鱼罾的主人叫潘水宝（湖州
本地人），他和家人都利用晚上扳鱼，白天挂
网上班。扳鱼是他的第二职业。

太湖边的大钱水闸内，有个大扳鱼罾，渔
网面积要超过200平方米，扳鱼时需4个人同
时拉绳，渔网方能起水。后来，渔民们在扳鱼
罾上安装了机器，真正实现了扳鱼机械化，也
增加了捕鱼产量。笔者曾去大钱的扳鱼罾买过
鱼，价钱便宜，鱼儿又鲜活。湖州有句谚语说得
好：“太湖鱼鲜，馋死神仙。”太湖从西至东有溇
港13条，排列成行，每个溇港口筑有河闸，那
年，河闸内有很多扳鱼罾，渔民们除在太湖里捕
捞著名的太湖白虾、银鱼、鲚鱼外，也在扳鱼
罾上扳鱼，增加了收入。如今，渔民们早已建
起了别墅，子女们在湖州城里买了房，成了城
市居民。

几十年过去了，扳鱼罾已淡出人们的视
线。为保护太湖的生态环境，自2020年10月1
日起，太湖禁捕10年。曾经的渔民们拿到了政府
的补偿款。4年多过去了，太湖紧靠湖州周边的
小梅港、长兜港、大钱港，包括从西到东太湖沿
岸的13条溇港，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河港
湖漾里的水产品产量在逐年上升，鱼虾、螃蟹长
势迅猛，再过5年多，更鲜、味道更美的太湖三
宝，以及太湖大闸蟹，就会端上湖州人的餐
桌，成为中国淡水鱼类的一绝！

扳鱼罾与湖州渔民

朱 炜

汉唐间，沈氏历史几为吴兴沈氏之历
史，其中沈既济、沈传师、沈亚之族支，在
政治和文化上的建设令人瞩目。沈传师是沈
既济之子，族中平辈排行为八，关于沈传师
的籍贯，多有苏州说，或因失考所致。沈亚
之，是沈传师之侄，有《题海榴树呈八叔大
人》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曾应妹
婿沈季长之请为其父沈播作《贵池主簿沈君
墓表》，追溯沈氏“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
康之族显久矣，至唐有既济者，为尚书礼部
员外郎，生传师，为尚书吏部侍郎，赠吏部
尚书。尚书生询，为潞州刺史、昭义军节度
使。自昭义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于国
史。”沈既济、沈传师、沈询祖孙三人，在两
《唐书》中有传或附传，实属难得。沈既济预
修《建中实录》，沈传师预修《宪宗实录》，
一时荣之。沈既济、沈传师父子被比为著
《史记》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著《汉书》
的班彪、班固父子，传为美谈。

沈传师，唐大历十二年（777）生，字子
言，湖州德清人，材行有余，字如其人，能治
《春秋》，自幼为杜佑所称许。杜佑与沈既济友
善，并将表甥女嫁予沈传师为妻，因此，沈杜
两家既是世交，又是亲戚，杜佑之孙杜牧凭借
自己的学行，加之这一层关系，入沈传师幕，
成为沈传师的僚佐。唐贞元十九年（803），沈
传师进士及第。当时给事中许孟容、礼部侍郎
权德舆乐于引荐提拔士人。权德舆向许孟容推
荐沈传师，许孟容说，他是我故人沈既济子，
为何不来拜访我？沈传师前去拜见，致歉说，
已听丈人说起，只是假如没有中第，则公的推
举，就要受拖累，所以不敢进谒。许孟容答，
像你这样的人，只能让我急于求贤前去见你，
不可让你因旧交前来见我。权德舆时有门生七
十人，推沈传师为颜回。

沈传师的儒学、文艺为一时之冠，历任
左拾遗、左补阙、史馆修撰、司门员外郎、
知制诰、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尚书右丞，

终吏部侍郎。《全唐文》中存有《授沈传师左
拾遗史馆修撰制》略云：“昔谈之书，迁能修
之；彪之史，固能终之。唯尔先父尝撰《建
中实录》，文质详略，颇得其中。尔宜继前
志，率前修，无忝尔父之官之职。”又有《授
沈传师中书舍人制》称沈传师“洁静精微，
风流儒雅，名因道胜，信在言前，谦而愈
光，卑以自牧，专对无不达，群居若不知，
而又焕有文章，发为辞诰，使吾禁中无漏露
之患”。足见沈传师人品贵重，有乃父之风。

沈传师秉性淡泊，出为湖南道观察使、
江南西道观察使，长达十年，不通书信不贿
赂权贵，到任之处，以清廉平和闻名。他治
家不施威严，而家门自然整肃，兄弟子孙不
分亲疏，服饰饮食没有差别。当初授官时，
宰相私下请他将自己的姻亲征用到幕府，沈
传师坚决拒绝说，果真这样，希望罢去所授
的官职。所以，他的僚佐如李景让、萧寘、
杜牧、都是当时最杰出的人选。

白居易、杜牧、沈亚之等人与沈传师多
有唱和。白居易尊称沈传师为“沈舍人阁
老”“沈八中丞”。杜牧尊称沈传师为“沈大
夫”，在《怀钟陵旧游四首》其一忆幕主恩
云：“一谒征南最少年，虞卿双璧截肪鲜。歌
谣千里春长暖，丝管高台月正圆。玉帐军筹
罗俊彦，绛帷环佩立神仙。陆公余德机云
在，如我酬恩合执鞭。”诗中的征南将军、陆
公逊指沈传师，机云指沈传师二子沈枢、沈
询皆登进士第，沈询历清显至礼部侍郎，故
以陆机、陆云兄弟比之。杜牧在名篇《张好
好诗并序》中不忘提及“佐故吏部沈公江西
幕”“公移镇宣城”旧事，无奈他所中意的歌
人张好好后归沈传师之弟、集贤学士沈述
师。杜牧《张好好诗并序》墨迹豪迈逸致，
颇有造诣，其书法与沈传师自是关系密切。
沈传师于唐大和九年（835）去世，杜牧撰
《唐故尚书吏部侍郎赠吏部尚书沈公行状》，
权德舆之子权璩撰、沈传师侄沈尧章书墓志。

诗乃好诗，笔乃好笔。沈传师工书，学
王羲之、王献之笔法，后欲破之自立，有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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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
柳”。杜
佑所作之《杜城郊居王处士凿山引泉记》，张
仲素作《大圣舍利塔铭》，宇文鼎作《蒙泉
诗》，李纾作《李憕碑》，权德舆作《唐丞相金
紫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赠太傅岐国公杜公墓志
铭并序》，韩愈作《黄陵庙》《唐柳州刺史柳宗
元墓志》，均由沈传师手书刻石，憾碑石久
佚。唯沈传师所书韩愈《柳州罗池庙碑》，有
宋拓本传世（见图）。

沈传师的书法非一体，楷书、行书皆至妙
品，“宋四家”庶几都有研习过他的书法。苏轼
曾发问，近世很多人学沈传师，又达不到他的
境界，只学得雕虫小技，令人可憎，世人都学
他，为什么呢？黄庭坚《山谷论书》评论，沈传
师的书法佳处在于字势豪逸、奇崛，不足之处
在于过分工巧，假使能巧拙相伴，那么即使王
献之复生，也不过如此。米芾在湖南潭州为官
时，曾在长沙道林寺四绝堂观阅沈传师的墨宝
《道林寺诗》，爱之不舍，借至书斋并临学半年
之久。沈传师的书法特点在于字形虽然清瘦，
但是藏肉，其书法结体多呈现左低右高之势，
略向右侧倾斜，此似乎可作为米芾取侧势的源
出之一。米芾对他人书法很少许可，但是对于
沈传师的书法极为推崇，赞扬其“如龙游天表，
虎踞溪旁，精神自若，骨法清虚”，是书学大字
的摹本。宋代大家尚且肯俯首沈传师的书法，
可见沈传师在书法上确有过人之处，而这过人
之处，正是米芾指出的，有超世真趣的变格，即
今人所谓创新。

沈传师：

有乃父之风，并有楷法

倪平方

明朝万历三十二年（1604），“共抱
太湖，同饮一水”对岸的东林书院因“风
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而一时声名大噪，可令人遗憾
的是它却遗漏了一个在江南极为重要且不
可或缺的声音：“机杼声”。而这种声音，
却在吴兴早有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之地，

“户户皆绣机，遍闻机杼声”，并以“织”
冠名此地。

此地便是环太湖与吴江的同里和黎
里、常熟的古里合称为“江南四里”的吴
兴织里。织里前身晟舍，“晟舍之名始于
唐，为城东第一镇。”（清闵宝梁《晟舍镇
志》）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织里因为
经济发展迅速，自北向南建造起了一条新
街，沿街两旁高楼大厦林立，商场店铺栉
比。于是，原先沿着织溪而成的织里街退
而被称为“老街”，更多地被编进了人们
的记忆之中。

这也应了“每个市镇都有一条老
街”的说法，一条老街承载着当地几代
人的烟火气息，经历过风霜，也见证过
繁华。因此，每一位集镇人对老街都会
有独特的情怀，始于繁荣，归于宁静。
织里老街追根溯源应“聚市于宋代以
前，至明初已形成繁华集镇”，这里曾回
荡着“六部尚书五部半”闵氏家族谈笑有
鸿儒的爽朗笑声，又映照着色彩斑斓的精
美凌氏木刻套色书籍；这里还有“绝代佳
人姚弋仲（姚勇忱）”信步走过，微笑着
挥一挥衣袖……这临街水波微兴的织溪都
一一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倒影，连同街上那
些飞檐翘角亦或青砖黛瓦的古老建筑，荡
漾之间默默捕捉着浮光掠影的片刻，也
见证了一代代的孩童蹦蹦跳跳地走过，
又步履蹒跚地走回来。

走在织里老街，喧嚣不再，处处呈
现着一份久经岁月沧桑后沉淀下来的宁
静。破旧的建筑、斑驳的墙体以及角落
的青苔里，都散落着织里老街原住民昔
年的青春誉写着动人的故事，有笑有
泪，有喜有忧。穿越老街，若不是一旁
的织溪，似乎无法感受到岁月的流逝，
那些草木依旧，应该都在静静回忆着昔
年的风华正茂……

每一座江南小镇必定会有一两家难忘
的面食店，或面或馄饨，或糕或面团。南
浔古镇的双酥面与定胜糕、新市古镇的茶
糕、双林古镇的子孙糕与姑嫂饼、菱湖古
镇的雪饺，而织里老街的向农小组面店阳
春面，织里老街的原住民印象很深，感情
更深。

到底是 （长） 江 （太） 湖以南的
江南，每天的生活就是从一碗阳春面

开始的。
阳春面，又叫光 （寡） 面、清汤

面，除了面就是汤，简单到不能再简
单。之所以这么受欢迎，除了经济实
惠，我想不外乎阳春面本身特有的风
味，鲜香劲道、滑溜爽口。也少不了店
主的朴素爽朗、热情好客，再有原因就
是店名的接地气不生分。

“老板来一碗阳春面！”笔者想象
自己随晨光走进一家不大的面食店，
主动向灶边忙碌着的老板吆喝一声。
因为老街已经开始了一天的热闹，店
里也快坐满了，人声嘈杂，不喊只怕
老板听不见。

不消说店里来的第一批客人，大多
数是去上学的学生和心系孩子的老师，
接着该是从附近农村出来赶早集的和要
去上班的；他们有一早乘11路车赶来
的，也有带着别人羡慕的目光骑着脚踏
车来的；后来童装业慢慢发展起来了就
有大量的外地打工者慕名而来的……一
拨又一拨，来去匆匆，先来的人，还有
位置可以坐，到后来吃的人多了，就一
个个捧着面碗店里店外见着空地儿站着
吃。“那时候还真是织里老街上一道独
特的风景。”

一碗阳春面，简简单单，清清爽爽，煮
熟了能吃简单，但也不简单。之所以让人
过口难忘，调味佐料里的猪油和酱油发挥
了很大作用。猪油是阳春面的精髓。把猪
油膘或肥肉用小火慢慢熬出温润如玉的油
脂，加到面条里热水一激，油香四溢，小
油花晶晶亮亮，顷刻食欲大增。而酱油则
是阳春面的灵魂。不是普通的酱油，而是
把买回来的黄豆酿造酱油，加了太湖里的
虾仔和秘传的香料，长时间熬煮出来的。
因而，吃起来除了喷香还有点回甜，再就
是乍舌透心的鲜。

阳春面，一把细面，半碗高汤，一
勺猪油，一勺酱油，星星点点绿色小
葱。我临溪而坐，独享这一份美味，不
一般的味道，也让我感受到慢生活的一
种方式，一种久违的满足和幸福。

确实，每一条老街都会留有自己独
特的味道，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精彩往
事。如同这一碗简简单单的阳春面，既
无浓汤相伴，也无浇头相佐，却让人如
此记忆深刻，想必除了味道更多的是一
种情愫吧！

一碗织里老街阳春面

姚林宝

含山，又名涵山、寒山，仿佛一曲
悠扬的山水交响乐，轻声诉说着古老的
传说与新时代的希冀。含山，静谧而优
雅，以她的含蓄之美吸引着每一个游
人，像一位温柔的女子，低吟着大自然
的秘密。

在这片青翠的天地间，仿佛能听见
运河水波荡漾的呢喃，它透过岁月洗
礼，与身边的含山相映成趣。尽管海拔
仅有60米，含山却在平原的怀抱中，以
谦逊的姿态隽永隐落，正如她那内敛的
名字，蕴藏着无尽的灵气与幽思。明代
诗人沈宏在 《游涵山》 中捧起她的影
子，用心为我们描绘出那份超然与淡
泊：“步凌七级开香界，话彻三生见佛
心。”这不仅是一种对自然之美的感
悟，更是对灵魂深处的一种洗礼。

含山的独特魅力在于她的陪伴与守
护，傍水而立，她静静庇佑着一方沃
土，仿佛是那位耐心的守护者，见证着
田野与村庄的繁荣。她不求高大伟岸，
却在平凡中彰显着非凡的气韵，如同那
句古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在时
光的流转中，含山有如沉睡的巨鳌，以
一种低调的姿态诉说着属于她的故事。

自古以来，含山便被誉为“蚕花圣
地”。蚕花节的盛况，犹如一场盛大的
盛宴，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蚕农，肩扛
生计与希望，汇聚于此，虔诚祈愿。这
一传统自清明首日至第三日，历经千载
仍旧生机勃勃，他们用心灵向“蚕花娘
娘”祈求丰收，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正如清代诗人沈焯所言：“少年戏
水，旗帜飞扬，欢声笑语”，那一幕幕
生动的场景仿佛依然在耳畔萦绕。

在这片沃土上，传说与信仰交融，
融化成历史的长河。蚕神的故事如同涓
涓细流，流淌在每一个蚕农的心中。

含山就是那样一个地方，承载着无数
人的梦想与寄托。她以静谧的姿态、清新
的气息，默默守护着人们的生活，给予了
每一位游人以心灵的慰藉。当我们凝视含
山，仿佛在与历史对话，听见远古的回
声，感受到一种恒久而深远的情感共鸣。

她不在高处，却在每一个追求美好生活的
心中，种下了希望的种子，绽放出灿烂的
花朵。

穿越千年的岁月，古诗的韵律如同清
风拂面，依旧在含山之巅轻声回响。这座
承载着厚重历史与文化底蕴的美丽山峦，
宛如一位智者，静默地诉说着往昔的故
事。山顶巍然屹立的笔塔，犹如一支矗立
于天地之间的羽毛笔，承载着无数文人墨
客的梦想与情愫，既是地理上的高峰，也
是文化长河中不朽的航标，指引着心灵的
航向。

每一位乘风而上，步入那诗意世界
的文士，犹如星辰洒落于这片沃土，将
思绪倾泻于纸上。他们用如歌的笔锋捕
捉到含山的日常，将那隐秘的情感化作
生动的诗句，编织成一幅幅瑰丽的诗意
图景。那些含山的云彩，仿佛是无数心
灵的骄傲；小溪水潺潺，如同古人的低
语，悄然流淌着一段段动人的回忆。

当阳光柔和洒下，涂抹出一层金
色的光辉，含山的面容愈显典雅，似
乎在向每一位经过的旅人诉说着她的
秘密。那种情感，如绫罗般轻盈，缠
绕在每一个角落，让人忍不住驻足聆
听。古诗中的意境在这里得以绽放，
犹如繁花似锦，满溢着浓厚的人情
味，让人倍感亲切。

在青松和白云的映衬下，文人的吟咏
愈发生动，宛如明月映照下的清泉，清澈
而流畅。每一首诗都是他们对生活的思考
与感悟，记录着这片土地上最真实的过
往。这些诗句如同时间的化石，深深印刻
在含山的肌肤上，跨越历史的沙丘，带着
温暖的沧桑，永远陪伴着这一片生机盎然
的土地。

含山，以她特有的姿态，以那份难
以言喻的情怀，吸引着无数心灵的归
宿。在这如梦般的境地，历史的回望与
现实的追寻交织成一曲悠扬的乐章，让
人心潮澎湃，回味无穷。她不仅仅是一
座山，更是一座文化的丰碑，流淌着人
类智慧与情感的涓涓细流。每一次凝
视，都是与历史的对话，都是一场心灵
的洗礼，让人铭记那份属于含山的诗意
与永恒。

仰望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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